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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那高地的太阳》

精彩短评

1、桑那高地的太阳
2、80年代的果然比后期作品要青涩拗口些。
3、《怒河春醒》序里提到的，就找来看，还是有点无法理解那个年代啊
4、很多地方写的特别有生气
5、倔强的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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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那高地的太阳》

精彩书评

1、典型的伤痕文学，生活目标的丧失，时代的烙印，也烙伤许多人的心，同样也有很多人坚持了一
份真情，一份执著，社会的变革只能改变生活的方式，确不能改变纯洁的高尚的情感和追求。在心痛
主人公的执著爱情悲情般的结尾、以及他种种苦难生活的经历、和朋友间的误解的同时，又在羡慕他
所拥有的一切，文章的结尾仍然是生活的未知，但是我们能坚信主人公一定能幸福的，成功的生活！
（摘抄一段小说中的文字，十四年后男女主人公的偶遇，也许不是偶遇⋯⋯）⋯⋯那雪坑边上“小模
小样”的，果然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那小男孩远远瞧见老淡就挣脱了他妈的手，跌跌撞撞踏着雪地
跑来，一头还高兴地喊着：“三叔叔、三叔叔⋯⋯”他妈三十左右，穿一件八成新的军皮大衣，敞着
扣，里头穿件雅而不紊的碎花点橘黄铺地花布罩衣。一条海军蓝粗呢裤，裁剪得当，可体地紧裹着她
两条修长而圆实的大腿。一双中跟黑牛皮女靴则有效地使她原先就挺拔而匀称的身材更显出一种在骆
驼圈子女人身上找不见的洒脱。她怕孩子跌倒，笑着也追了过来。手里还抓着根红头巾。啊，红头巾
⋯⋯谢平心一涨，立马认出，她就是齐景芳。分手这多年，齐景芳的经历遭遇，谢平也曾略有所闻。
⋯⋯（省略掉文章中的铺垫）⋯⋯⋯⋯⋯⋯听到这块儿，谢平再听不下去。从此以后谢平便不再打听
她的消息了。不想再打听。故而，久久地，在谢平的印象中，小得子早已该是粗野撒泼、大脚裤管八
尺八、敞着一半大襟扣，袖管挽老高，不锈钢罗马表亮亮地套到小胳膊弯里，脸黄白、唇黑、叼起纸
烟、扑粉老厚一层直往下掉的那号女人。但眼前的小得子，不止是衣着得体、丰满、白皙、端丽，而
且从她被黑短发衬托着的鹅蛋脸上，从她微笑着咧开的嘴角边上、从她并不在意地高高挺起的胸脯上
，从她尚未转过身便先把眼光捎过来用力打量人的神情上⋯⋯处处显示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生气，有一
种在别的女人身上很少看到的自信，一种根本不想掩饰的自信，以及对这种不想掩饰本身所具备的自
信，以至使谢平觉得，眼面前这个小得子，比十四年前的那个更加任性，也更显其自在。但同时，他
又发觉，在她一瞥的深处着实还隐藏着叫人一时难以捉摸的什么。它们在她眼底的雾里闪忽、飘浮。
那是什么呢？老到精明的微笑？椰偷自嘲的忧郁？谙练细微的探询？长途跋涉颠簸后的困乏？人前事
后的自制？他说不准。但恰是她眼底的这层东西，叫谢平又觉得，她确实已不是十四年前的那个小得
子，但又似当年的小得子⋯⋯他心里好一阵鼓噪骚动⋯⋯（上面一段是谢平在看到外表的同时，直觉
得看到了很多，同时也还有只有他才能看到的“说不准”的内容）齐景芳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个站在拖
车旁边、黑瘦高挑、穿一件打了许多补钉的旧黄棉袄、腰间还束着一根麻绳、半拉脸上还冻肿了那么
一块的“中年人”，会是谢平。已经跑过去两三步了，她才又收住脚步，回过头，装着拢拢鬓发，去
瞄了瞄。她不是“认出”谢平来的，而是从这男人愣怔着诧异着恁样专注地张望自己的神情里，“感
觉”出⋯⋯这是谢平（这段是齐景芳邂逅谢平的描述，十四年的爱情也许不是爱情，只是惦记，也许
是爱情，深厚的爱情，只是深藏在内心，无论如何生活，都无法磨灭和驱赶走，醇厚而深沉）。她呆
傻住了。一时间那巨浪似汹涌而起的心绪，骤然间又好像给冻结住了似的，在高高升起到半空，刚要
往下拍击的一瞬间，给冻住了，凝固了，木怔着了⋯⋯不，他不应该是喏样。头发恁长。恁乱。盖着
耳廓和眉棱。耳朵冻得恁红。冻伤了的那半拉脸颜色发黯，使本来乌黑的他，更显粗陋。深陷的眼窝
里，闪烁的不应该是这种不再轻易相信人的目光。你看它，在盯住一个物事以后，往往便定在那达，
一时间又好像什么也没在看似的，显出许多空白。尔后它才又像一只盯住了猎物的鹰隼似的锐利起来
。为什么他的胳膊显得恁长，要半弯着垂在大腿的两旁？为什么他蒲扇一般大的巨手，半握半不握，
黑黄黑黄？为什么他要略略拱着背，略略前俯着上身？为什么他要让旧毡袜袜简从黑棉胶鞋鞋帮里戳
出来，又用它去裹住蓝棉裤裤管？⋯⋯为什么他总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随时都在准备让人支到戈壁
雪窝红柳林的最深处去，干一件最重的活⋯⋯为什么，他对这一切都毫不在乎，无所谓？（自己的理
解：一连串的为什么将刻骨铭心的情感刻画的深入骨髓）⋯⋯你是谢平吗？⋯⋯小得子的心兀然抽紧
了。她打了个寒战。鼻眼一酸⋯⋯但当她发觉，淡见三抱着她的儿子宏宏走到离她四五米远的地方，
正用心窥探她的神情时，便忙收敛了所有那些困惑、哀伤和自责，匆匆脱掉右手上用鲜艳的红白两色
毛线织就的无指手套，上前跟谢平握了握手，大方地说了句：“收到我信了？老朋友，回头上老淡屋
里来聊聊，想不到我跟你们这位‘代理分场长’还恁熟吧？”便跟淡见三走了⋯⋯（在“小得子”的
努力下，谢平终于拿到了回城的通知，然而以前的知青都认为谢平背叛了他们，于是有了下面的一段
——摘抄自小说原文）这时那两个一直不肯露脸的人从木楞堆后边走了出来。而且还不止两个。走近
了，谢平才看清，都是试验站青年班的伙伴。龚同芳。杜志雄。马连成。还有“阿憨”徐明华。他们
手里也拿着棍子。“你们⋯⋯你们⋯⋯你们也是来打我的？”谢平鼻根酸了。几根短木棍慢慢低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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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那高地的太阳》

来。依叫我们以后哪能办？！”徐明华板起脸吼道，冲过来。‘当心！他手里有刀⋯⋯“一个小伙子
叫道。刀在谢平手里颤动。刀。是的。我手里有刀。我拿它对付过疯狗，对付过饿狼，对付过像撅里
乔那样人群中的“畜生”，用它剥过多少黄羊皮、狐狸皮、兔皮、狗皮⋯⋯有六年的夏天，我带人挖
大渠。有五年的冬天，我带人架电线。十来年的春天，我带人接小羔羊。我好几次带人护送马群，长
途跋涉，把它们送上火车⋯⋯十四年。我一直带着这把刀。这是你给的，杜志雄。那些年，你一直叫
我“谢平阿哥”。只要我手里有刀，老马、小杜、小龚、明华，还有你们⋯⋯我相信，你们谁也近不
了我的身。但我不能用刀对付你们。你们是我的伙伴。我的兄弟。你们是我动员来的。我带你们到了
农场。今夭，我无法带你们走。我愧对你们。如果，你们因此要跟我算账，我愿意代所有有关的人，
来接受你们的清算。打吧⋯⋯谢平把刀‘当嘟“一声撂在地上。然后，解下腰里的宽皮带。皮带上还
带着刀鞘。那铜的带五角星的环扣在夕阳里隐隐闪亮。他把皮带、刀鞘也扔在了地上。尔后，他转过
身去，把两只手高高举起，贴在了墙上。先扑过来的是徐明华。他揪住谢平的头发，一往墙上磕，大
声叫道：“依叫我哪能办！依叫我哪能办⋯⋯”接着，那些人都扑了过来。惟有杜志雄、龚同芳、马
连成，在尽后边站着、抽泣着⋯⋯打吧⋯⋯但我还是要说，我没有骗过你们。我没有出卖过你们。我
不是你们中间的“叛徒”。我还是要说，那时候，当我像传教士那样，走进你们家所在的小弄堂，走
上你们家陡直的木扶梯，弯着腰走进你们家的小阁楼，一番又一番地劝说你们的爹娘兄姐，放你们来
农场，我是虔诚的。我相信我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是决心要实行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的。我的妈
妈，我的姐姐，我亲生的妈妈，我同胞姐姐可以作证⋯⋯她们都跪在我面前，求过我，叫我别出这个
头，可我⋯⋯打吧⋯⋯想看看我的血吗？它不脏⋯⋯（打过谢平后，几个知青还是通知了秦嘉大姐和
齐景芳——摘抄自小说原文）这时有人叫门。秦嘉披起大衣去看，是杜志雄和龚同芳他们。问半天，
他们磕磕巴巴地不肯细说，只是让秦嘉赶快到加工厂锯木车间去把谢平弄回来，去晚了，怕他就活不
成了。这番话，真把她俩吓一大跳，气急慌忙，由杜志雄、龚同芳他们带路，赶到锯木车间，谢平已
不在那达了。行李不在。地上也不见了刺刀和腰带。血迹依然是明显的。绷带、药包一动未动。拖着
那样一个伤残的身子，他能去哪儿？他会被冻死在哪儿？杜志雄、龚同芳跌跌撞撞地爬上木楞堆，向
四处喊叫，没人应。杜志雄煞白了脸，爬下木楞堆问泰嘉、齐景芳：“咋办？咋办⋯⋯”“咋办？你
们这会儿知道着急了！亏你们下得了手！有种的，去打那些光知道在报纸上广播上哄人家孩子到‘最
艰苦的地方’，却一老把自己的儿子闺女往轻巧地方塞的家伙呀谢平再咋样，他自己也来了嘛！他骗
你，骗我，还骗他自己？！就是错，他也是真心的嘛！狗还不咬真心待它的人呢！你们连狗都不如。
你们就没见他这十四年过得比谁都困难吗？你们还有点人味吗？！亏你们还是试验站青年班的呢！”
齐景芳嚷着，鼻根酸了。（在一个雪窝中找到谢平后，——摘抄自小说原文）“谢平阿哥⋯⋯”杜志
雄愧疚地冲过去。谢平拔出刺刀，对准他。“谢平阿哥⋯⋯我不是⋯⋯不是⋯⋯”杜志雄忙敞开大衣
衣襟，表示他没带凶器，不是来打他的。“走开。”谢平像个野人似的陌生地冷漠地看看他，看看十
来米开外站着的那一片找了他一夜的人群。“谢平，依现在走不得。路上要出毛病的⋯⋯”几个男青
年试探着向他走去。“走开！我不认得你们！我谁也不认得！”谢平翘起了锋快雪亮的刀尖，叫道。
“谢平，是我呀。秦嘉⋯⋯”谢平手里的刀战抖起来。他嘘嘘道：‘你也走开！我是’叛徒‘，我是
他娘的’叛徒‘⋯⋯“这时，齐景芳照直走过去。谢平对她叫道：“谁走过来，我就捅谁！听到没有
！”“你捅呀。谁让你不捅！”齐景芳推开来拽她的那几个男青年，唇边撇出一丝冷笑照直走去，“
你看你连站都站不稳当了，还想捅人呢！”她责备谢平。谢平往后慢慢退去，依旧在叫：“走开！都
给我走开⋯⋯”齐景芳一径走到谢平跟前，便用胸口顶住谢平手里的刀尖，说：“捅呀！这么点委屈
都经受不住，亏你还是谢平，还是我的中队长！”一提‘中队长“，谢平终于支撑不住，刀，当嘟一
声，掉到了被烟火熏黑了的大卵石上⋯⋯十四年前，我被判为“太年轻、太幼稚、太鲁莽、太不成熟
”而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十四年后，当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也绝不鲁莽、已经相当成熟了
，我却又被同伴判为“叛徒”。我到底是什么？你们不是已经看到过我的血了吗⋯⋯（淌血般感动⋯
⋯）
2、文革，一个很多人至今仍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但事实就是：它确实存在过，那些人、那些事、那
些一段段抹不去的记忆伤痕，那里面有我们欢乐与憧憬，当然也有我们的失落与彷徨，有我们的恨，
更有我们的爱。文革时期的作品从总体上来讲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充满着歌功颂德，要么弥漫着压
抑与阴霾，这是这个时代所决定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显然是后者。
3、《桑那高地的太阳》，断断续续看来一个礼拜，到最后竟让我自己压抑地差点流泪。和朋友开玩
笑说，到了这个年纪，很少还有这样的激情了。据说《追风筝的人》的很多场景是在新疆拍的，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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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自觉地把桑那高地的景色和里面的某些场景对上号。黄色的天，黄色的地，满目瞥见的，全然是
些被黄沙覆盖了的奄奄一息的植物。从小在南方长大，习惯了蓝天白云，习惯了绿树红花，意念中把
自己置身于铺天盖地的黄色之中，我猛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我是党员，我要山上下乡，我要
去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要去实现我的理想⋯⋯于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搭上了西去的火车，
从五光十色的大上海，跑到满目疮痍的桑那高地。他们激情澎湃。他们想到了吃粗粮、住地窝子、喝
碱水，想到了肩头会红肿，手心会打泡起茧，想到了他们可能半年看不上一场电影，一年洗不上一回
澡⋯⋯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生活。人是复杂的动物，谁说偏远地区的
人们就一定全是淳朴的？这让上海知青们始料未及。好吧，那么他们努力，他们努力成为像高地一样
的人，他们从此只是桑那高地人，他们忘却上海。于是，他们身上的棱角慢慢被磨平了。闭塞、麻木
⋯⋯可是结果呢，高地的人认可了吗？可怜的知青们，你们错了⋯⋯当谢平被老爷子嫌弃的那一刹那
，我愤怒了。却分明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怒。是的，此时的谢平，何尝不像一个使了多年的犁头呢？
有力，但确实笨重。年轻人什么事情都讲究个轰轰烈烈，他们轰轰烈烈地来了，结果发现他们耗费了
十几年的青春却只是被开了一个玩笑，他们被骗了！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找那是动员他们的谢平算账
，可是谢平呢，他又能找谁？好吧，就算组织最终原谅了谢平们，让他们回到上海，可是他们却已经
和世界脱节了。那些在高地倍受辛劳的知青们回到家，讲述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他
们的朋友是什么态度？“祥林哥⋯⋯没有人再想听你们这班农村的事，不要再倒阿拉胃口了。”是他
们都真正成了祥林嫂，麻木到只能一遍又一遍重复阿毛的故事，还只是这个世界已经舍弟改变了模样
——他们当初的信念如今都成了可怜的笑柄？当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出：“你去问问那些理论家，我们
上山下乡到底错了没有？我一生就只做了这一件大事，让我们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没有？”是的，
他们做错了吗？天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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